
三请“违章者”
· 李胜会 ·

听 说 “侯 大 拿 ”侯 冠 军 要 离 矿 逃 跑 ，
以 逃 避 矿 上 追 查 违 章 的 责 任 ，安 检 处 刘 处
长 闻 讯 后 ，立 即 打 电 话 到 运 转 区 ，告 诉 区
队 领 导 ，一 定 要 阻 拦 侯 冠 军 外 逃 ，他 要 和
小 侯 当 面 谈 谈 ，一 解 这 “不 解 之 缘”。这
是 怎 么 回 事 呢 ？

侯 冠 军 是 东 灵 矿 运 转 区 的 一 名 工 人 。
参 加 工 作 没 有 几 年 ，头 脑 灵 活 ，有 时 爱 耍 点
小 聪 明 ，总 认 为 自 己 什 么 都 会 。区 队 工 人 送
他 雅 号 “侯 大 拿”，他 也 自 以 为 是 。一 天 ，侯
冠 军 零 点 班 下 班 时 ，行 至 东 二 绞 车 道 时 ，见
四 下 无 人 ，利 用 工 作 便 利 条 件。“嗖 ”的 一 声
挤 上 了 前 行 的 电 瓶 车 。电 瓶 车 司 机极 力 阻
止 ，将 电 瓶 车 放 慢 速 度 ，准 备 停 下 来 。推 搡
间 ，“侯 大 拿 ”就 被 一 双 有 力 的 大 手 抓 住 了 。
侯 大 拿 刚 想 狡 辩 ，一 看 此 人 ，立 刻 傻 眼 了 。
原 来 是 矿 安 检 处 长 老 刘 。忽 地 又想 起 了 他
和 老 刘 发 生 的 一 件 事 ，顿 时 感 到 天 旋 地 转 ，
老 刘 询 问 什 么 ，他 也 有 点 语 无 伦 次 了。“小
侯 ，你 先 升 井 吧 。明 天请 你 到 我 办 公 室 ，我

们 好 好 谈 谈。”似 乎 明 白 了 什 么 的 刘 处 长 甩
下 这 一 句 话 后 ，就 向 工 作 面 走 去 。

第 二 天 上 午 ，安 检 处 的 电 话 打 到 了 区
队 ，请 侯 冠 军 到 刘 处 长 的 办 公 室 去 ，大 声 的
谈话 ，立 时让全队都知道 了 。区 队 立 即像炸 开
了 锅。“好你个 ‘侯大拿 ’，今个可撞到 枪 口 上
了 。以 前 你小子撬盗刘 处长 的 更衣箱 ，今天 你
可跑 不 了 了。”原来 ，侯冠 军 什么赌都敢打 ，赢
了 飘飘然 ，输 了 强词夺理 。终 有 一次 ，不 知什
么缘故 ，和 人打赌竟然撬 开 了 一 个更衣箱 ，还
没等他飘飘然 ，就被一双有 力 的 大手抓 了 个
正 着。“侯 大 拿 ”回 头 一 看 ，是 矿 安检 处 长 老

刘 ，急忙解释缘 由 。争执 间 ，更衣室 的 班长和
工作 人 员 闻 讯赶 了 过来 ，报了 警 。在矿保 卫科
里 ，谈 明 了 真相 。这件事让侯冠军 着 实老实 了
好长 时 间 。谁 知道 ，“冤 家 ”路窄 ，今天晚 上侯
冠 军违 章扒车却让有 着 “前 结 ”的 刘 处长抓 了
个正 着……

“ 侯 大 拿 ”没 有 了 往 日 的 威 风 ，区 队 干
部 怎 么 问 ，他 总 是 小 声 哼 哼 唧 唧 。但 是 ，安
检 处 的 电 话 确 实 请 侯 冠 军 到 刘 处 长 办 公
室 ，其 他 的 没 说 什 么 ，这 更 让 侯 冠 军 和 区 队
干 部摸 不 着 头 脑 。这 一 下 ，侯 冠 军 绞 尽 脑 汁
也 摸 不 清 刘 处 长 的 葫 芦 里 卖 的 什 么 药 。于

是 ，三 十 六 计——走 为 上 。不 知 怎 的 ，此 事
传 到 了 刘 处 长 耳朵 里 。下 午 两 点 四 十 分 ，刘
处 长 来 到 了 运 转 区 。寒 暄 几 句 ，解 释 道 ：“我
和 侯 冠 军 同 志 有 过 一 面 之 交 。上 次 事 情 发
生 后 ，我 把 它 都 忘 了 ，年 轻 人 么 ，有 错 就 改 ，
就 是 好 同 志 。后 来 听说 了 一 些 议论 。现在 ，
又 出 现 这件 事 ，为 了 帮 助 和 教 育 他 ，解 除误
会 ，我 决 定 找 他 当 面 谈 谈 ，以 免 他 背 着 思 想
包 袱 工 作 。更 希 望 今 后 我 和 他 能 成 为 朋
友 ！”刘 处 长 的 话 语 使 区 队 干 部 如 释 重 负 ，
长 长 出 了 一 口 气 。恰 在 此 时 ，侯 冠 军 走 了 进
来 ，看 到 这 一 幕 ，一 愣 ，区 队 领 导 的 解释 和
刘 处 长 的 微 笑 使 侯 冠 军 轻 松 地 坐 在 “三 请 ”
他 的 刘 处 长跟 前……

井 口 ，天 轮 欢 快 地 旋 转 ，上 下 的 人 们
忙 碌 着 ，侯 冠 军 清 脆 嘹 亮 的 声 音 传 入 上 下
井 的 人 们 耳 中 ：“我 叫 侯 冠 军 ，违 章……为
了 你 的 家 庭 幸 福 ，请
你 们 一 定 要 遵 章 守
纪 ，按 章 操作……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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矿区 的 夜晚 ，没 有城市
的 喧嚣 、繁华 、霓虹灯 的 点
缀 ，也 没 有 那 乡 村夜晚 的 宁
静 ，但也并 不缺 乏热 闹 的 气
息和那份矿区 夜晚所独有 的
“ 宁 静”。

当 傍 晚 最 后 一 缕 阳 光 ，
天空最后 一 片 晚霞渐渐消逝
时 ，夜幕悄 然地降临在这 片
热 土 之 上 ，月 亮和 星 星 也 开
始 上 台 表演 ，演绎它们 的 神
话 。没有 了 白 日 的 炎热 ，人们
变得活跃起来 ，三五
成 群 的 结 伴 而 行 ，穿
越在被梧桐枝叶遮挡
而绘成 的斑驳 的 人行
道上 ，情侣们漫 步 于
花前 月 下 ，草坪边 上 、
说着 、笑着 、在 皓 月 当
空 的 夜晚 ，任晚风徐
徐地吹来 、吹去一 天
的疲惫 、烦恼 ，尽情地
放松 、尽情地享受 生
活 ，享受那种惬意 。

沿 街 的 食 堂 、饭
馆也 随着夜晚 的 到 来
而 变 的 红 火 起 来 ，透
过 明 亮 的 玻 璃 门 窗 ，
可 以看见里面座 无虚
席 ，可 以看见每张脸上都洋
溢着欢快 的 笑容 ，谈 笑声 随
着晚风从里面悠然地飘了 出
来 ，飘 向深远 的街巷 。沿 河边
的 夜市 ，也 异常 的 火爆 ，浓浓
的 烤 肉 香在 夜 风 中 弥 漫 ，让
人 口 馋 。很 多 的 男 男 女女 、老
老 少 少 坐 满 了 每 一 个 摊 点 ，
在桔黄色 的灯光下 ，一边 悠
闲 的 品 着 茶 ，吃 着夜宵 ，一边
谈论着 有 关 工作 和生活 的 话
题 ，同 时 ，连 日 来 的 北京奥运

赛况也成 为 了 人们夜晚谈论
的 又一 个热 点 ，他们为 中 国
健儿加 油 、为 北京奥运加 油 、
为 作 为 一 名 中 国 人而感 到 无
比 的 自 豪和骄傲 。

随着 时 间 的 推移 ，夜渐
渐深 了 ，人们 也在尽 兴之后 ，
开始 向 家这个温馨 的 港湾走
去 ，矿区 的 万家灯火 又 开始
渐渐地隐匿起 来 ，就像渐渐
退去 的 潮水一般 ，慢慢消 失
在 无边 的 黑夜里 ，只 留 下那

明 亮 如 水 的 月 光 ，夜
空 中 点 点 星辰微弱 的

光芒 ，还 有那 在 夜风
中 默 默 坚 守 的 照 明
灯 ，它们就仿佛是一
排排守 卫在边防战线
上 的 “武 警战士 ”坚守
着 自 己 的 岗 位 。

当 一切 “嘈 杂 ”之
声都消 失时 ，剩 下 的
就是 那 响 彻在矿区 夜
空 中 熟悉 、而 又 习 惯
了 的 矿车和洗煤设 备
运行之轰鸣声 ，偶尔
还会传来一 阵火车 的
笛 鸣 ，然而漫漫长夜
里 ，这种声 音在矿 区

人们 的 心里 、脑海 里 、那永远
不 是噪 音 ，而是一 首 亲切 的 、
熟悉 的 、动人 的 交 响 曲 ，因 为
它 代 表 着 矿 区 的 正 常 生 产 ，
代 表 着效益 、代 表 着矿 区 的
生 生 不 息 ，它就是 生命 的 象
征 、生命 的 延续 ，是无数颗灵
魂 的 汇聚 。矿区 的 夜晚是迷
人 的 ，它让多 少 人沉醉 ，沉醉
在 一 片 希望 的 田 野里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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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 日 ，和 几位朋 友驱车到桑树坪
办事 。车行至 杨家岭 ，我便 习 惯性地
掏 出 手机往家打 电话 ，电话通 了 ，就
听 到 母 亲 的 “大 嗓 门 ”在 电 话 那 头 喊
到 ：“谁啊？”，“是 我 ，妈 ，我 回 来 了 ，一
会 儿 您 多 准 备 几 个 人 的 饭 ，中 午我们
回 家吃。”母 亲 听后 ，高 兴地说 ：“好 、
好 ，你们 来 ，都来”。

办 完 事 ，已 临 近 中 午 ，我 相 邀 朋
友 一起到 家 。刚 落座 ，就听到 母 亲说 ：
“ 这 野 菜 是 昨 天 上 山 才 挖
的 ，挺 新 鲜 的 ，现 在 你 们城
里 人 就 爱 吃 这 个 ，叫 什 么
“ 绿 色 食 品”。过去啊 ，像我
们那 个年 代 ，能吃饱肚子就
已 经 很 不 错 了 ，那 时 候 啊
… …母 亲 的 思 绪 似 乎 又 回
到 了 她 那 个 年 代 。母 亲 是
1 947年 出 生 的 ，家 里 父 亲 、
母 亲 和 弟 妹 六 口 ，她 是 老
大。1959年 闹 饥荒 的 日 子 ，
是最难熬 的 日 子 ，常听母 亲
讲 ，为 了 吃 饱 肚 子 ，她 和 弟
妹 们 要 走 好 远 的 山 路 去 挖
野菜 ，一 天 下 来 的 收 获 ，只
能 叫 弟妹们 吃 饱 一顿 ，她却
经 常 饿 着 肚 子……看 着 母
亲 渐渐黯然 的 眼神 ，我 连忙
说 ：“妈 ，咱 们快包饺子吧。”
母 亲 眼 睛一 亮 ，说 ：“好 、好 ，
不 说 了 ，过 去 的 苦 日 子 总 算熬 到 头
了 ，如今 ，咱们想 吃 什 么 就吃什 么 ，你
看 现 在 ，我 胖 成 啥 了 （母 亲 的 腰 围 3
尺 1），朋 友 紧跟 着 说 ：“婶 ，生 活 是 好
了 ，但 您 可 要 注 意 营 养 饮 食 、健康 饮
食 ，这样 ，您 的 身 体就会 更好 的。”母
亲哈哈 大 笑 着 ，连连 点头说 ：“是 、是
… …”饺子就这样在 母 亲 的 回 忆和 笑
声 中 包 完 了 。

电 饭 锅 里 冒 出 了 阵 阵 米 饭 的 香

气 ，母 亲 走 过 去边拔 电 源 边 说 ：“这
‘ 电 玩 意 ’就 是 好 ，只 要 插 上 电 ，按钮
一按就不 用 管 ，饭就熟 了。”我忙 纠 正
说 ：“妈 ，那 是 电 饭锅。”只见母 亲 不好
意思地说 ：“我 可记 不住这 些 名 称 ，只
知道这 些 “电玩意 ”就是好 用 ，像我们
那个年代连 电 是什 么都 不知道 ，点 的
全是煤油灯 ，每天 为 了 生 火做饭 ，都
要到 山 上砍好 多 的 柴 ，有 些 柴上带 着
刺 ，刮 得 身 上 到 处 都 是 血 口 子 ，点 燃

后 ，满屋子 冒 得都 是烟 ，呛得
人喘不过气来 。如今 ，用 上这
些 ，是 我 想都 没 有 想 过 的 。
咳 ！他爸 没福气啊 ，一 辈 子 没
吃过什 么好饭 ，没 穿过 一件
像样 的 衣服 ，没住过楼房 ，早
早地撇下 我们 母 子 4人就走 ，
了 ，”母 亲 的 眼 睛湿润 了 ，我
也 感 觉喉咙里 有 什么东 西卡
着 ，朋 友们忙劝道 ：“婶 ，您别
想那么 多 了 ，只要 您吃好 、穿
好 、住 好 、身 体 好 ，就 是 我 们
最大 的 心愿。”

“ 妈 ，您 先 去 吃 ，让 我 来
炒吧”，我 执意夺过母亲 手 里
的 铲子 ，把她推 到客厅 。

随 即 ，客厅里传 出 母亲
的 声音 ，“你们 随便吃 、随便
吃 ，我把 电 视给你们打 开”。
电 视 里 正 播 放 着 奥 运 会 赛

事 ，顿时 ，客厅 的 气氛活跃起来 ，就听
见 母 亲 和 朋 友 们 有 一 句 没 一 句 地 说
着奥运轶事 ，朋 友们在 一 旁耐心地给
她讲解 着 ，客厅里 时 不 时传来母 亲和
朋 友们哈哈 的 笑 声 ，我 也被这种气氛
所 感 染 ，连忙 端 着 炒 好 的 菜 ，加 入 他
们 的 行 列 。这时 ，电视里传 出 中 国 的
国 歌 ，画面 上 ，一 面 五 星 红 旗 正 在 缓
缓地升起……

生命的张力 李 建 明

魅力云彩的季节
· 王 梅 ·

俄 国 作 家浦 宁 用 他美丽
的 语 言提醒 我 ，他说 ：“美丽
云 彩 的 季 节 开 始 了 ”，瞬 间
那远在 天边近在 眼 前 的 云 彩
已 跃入 我 的 脑海 。那 千 姿百
态 、那 色 彩缤纷 、那神奇玄 妙
的 种 种景象真是美丽 ，仿佛
是造物主信手拈来 ，又仿佛
是 众神精心雕琢 ，让人 忍 不
住凝视 忍不住遐想 ，若能漫
步 云 端感 受这天 间 的 美丽该
多 好 。

当 午 夜 的 电 闪 雷 鸣 、瓢
泼 大 雨 把 世 界 刷 洗 一 新 ，黎
明 的 空气变 的 是那样清新明
净 ，此刻 大 山 已 为 云 彩搭好
了 精致 的 舞 台 。当 东方 的 太
阳 蒸腾出 微红 的 光芒 ，山 谷
间渐渐地升起 了 轻盈如 烟 的
云 团 ，这云 团如 一 条玉带将
山 腰轻轻 的 缠绕 ，让巍峨 的
山 峰顿显柔和 秀美 ，此刻如
果你在 山 间 ，那么壮观神奇
的 云 海定 然就在眼 前 了 。

当 飞 驰 的 太 阳 升 到 高
空 ，一 个夏 日 的 晴空便会 出
现 ，天空成 了 一块蓝色 的 画
布 ，任 由 白 色 的 云 朵 自 由 的
涂抹 ，此刻 云 朵激动 的 像是
法 力 无穷 的 魔术师 又像是技
艺 高超 的 画师 ，有 时他牵 出
雪 白 的 羊群 ，有 时他 引 来 闪

亮 的 鱼 儿……天 上 的 云 自 由
的 变幻 ，山 后 的 云 也 不 甘 山
涧 的 束缚和拥挤 ，一会 白 色
的 蘑菇 云如 出 锅 的 爆米花突
然 的 就 从 山 后 蹦 了 出 来 ，饱
满圆 润 又 晶莹透亮 ；一 会耀
眼炽热 的 火烧云 又快速 的 升
腾 ，他气势磅礴 又热情如 火 ，
快速 升 腾 出 一 座 座 云 山 ，山
顶还戴着 五 彩 的 光环 ，这一
刻 云彩 的 神 韵令整个天宇顿
生光辉 。

午 后 云 彩 的 变 幻 更 是
超 呼 的 任 意 ，一 会 是 梦 幻 般
的 海 市 蜃 楼 ，一 会 是 气 势 磅
博 的 大 河 波 涛 ，一 会 是 翩 翩
起 舞 的 闲 云 白 鹤 ，一 会 是 鲜
艳 明 媚 的 桃 花 仙 女 ，让 整 个
世 界 都 盖 上 了 祥 和 欢 乐 的
印 记 。

夏 天 是 个 美 丽 的 季 节 ，
美丽 的 人儿 ，美丽 的 衣裙 ，美
丽 的 花鸟 ，美丽 的 树林 ，可 是
惟有 云 彩 的 美丽是那样 天然
功成无 限动感 ，惟有 云 彩 的
美丽是那样富 有诗意独具个
性 。清晨他绘 出 朝霞满天 ，用
无 限 明 艳 点 燃 生 命 的 希 望 ；
黄 昏他燃尽绚烂 ，用 色 彩缤
纷启迪 生命 的 意义 。

春 天花会 开
· 弯桂清 ·

每逢双休 日 我便从矿上 来到
这里看 望租房求学 的 家人 ，顺便
也 犒劳贫瘠 了 一 周 的 肚子 。儿子
已 早 早 的起来做着那似 乎 永远也
做不 完 的 功课 ，妻轻轻地擦拭使
简陋 的 家 变得明 亮起来 。在这弥
漫 着淡雅温馨 的 房 间 里 ，坐在临
窗 书 桌旁 的 我 翻 开一 本新买 的 杂
志 ，从窗棂斜 射进来 的 阳 光温柔
的抚摸着 油 墨 香飘 的 书 页 ，那 盈
脆 的 纸 张倾刻 变得温情
起来 。喜欢小声 的 朗 读 ，
仿佛 是在和一 位智者对
话 ，心境 无 比纯净 ，如 饮
清茶 ，满 口 溢香 。

读 书 的 时 侯 ，隐 约
听 到 妻 在 厨 房 里 为 我
们 准 备 午 餐 的 声 音 ，那 些 锅 碗 瓢
盆 轻 轻 撞 击 的 声 音 是 我 心 中 美
妙 的 乐 章 ，家 的 温 馨 就在 这 细 碎
的 声 响 里变得生 动起 来 。写 的 时
候 少 ，更 多 的 是 在 欣 赏 ，由 衷 的
为 那 一 行 行 隽 永 飘 逸 的 文 字 折
服 ，为 那 一 幅 幅 尘 世 人 间 的 精 美
画 卷 感 动 ，不 由 得 拿 起 笔 ，纵 然
心 中 波 涛 汹 涌 ，落 笔 却 只 见 点 点
水 花 ，词 不达 意 的 感 觉 使 我 深 深
的 为 “内 存 ”太 少 而惭愧 。

偶 尔 一 篇 习 作 发 表 时 的 那 份
欣 喜 依如 往 昔 ，记得 1985年 《铜
川 矿 工 报 》上 发 表 了 我 第 一 篇散
文 《山 坡 上 的 舞 会》，迷 人 的 校 园
里 美 丽 的 梧 桐 树 下 手 捧 刚 拆 封
还 散发 着 油 墨 香 息 的 报 纸 ，遭 遇
初 恋般怦然 心动 ！写作 的 乐 趣让
平淡 的 日 子变得精彩许 多 。斗 转
星 移 ，如 今 的 年 代 ，许 多 人 眼 中
的 文 学 创 作 已 很 落伍 ，文 人 似 乎

总 是与 寂寞 无 为 连在 一 起 。也 有
人 曾 对 我 说 ，一 个 下 井 挖 煤 的 ，
成 天 写 个 啥 ？能 写 出 什 么 名 堂 ？
一 度 也 曾 彷徨动摇 。

一 名 报刊 的 编辑 老 师 为 我 的
一 篇散 文 添 加 的 那 句 “文 学 依 然
神 圣 ”令 我 心 潮 澎 湃 ，一 遍 又 一
遍 看 那 段 话 的 时 候 泪 水 夺 眶 而
出 ，那 一 纸 淡 淡 的 清香 载 着 一 片
流淌 的 情 怀让心与 心贴近 。静思
顿悟 ，文 学 的 确 是 一 座 美 丽 而 神

圣 的 殿 堂 ，我 相 信 ，爱 着 她 的 许
多 人 和 我 一 样 都 是 怀 着 一 种 崇
敬 的 心情 走 进 她 的 ，都 想 为 她做
点 什 么 ，尽 管 她 如 高 山 ，掬 一 土
不 能 增 其 高 ；她 如 江 海 ，捧 一 水
不 能 显 其 大 ；尽 管 她 淡 泊 清 贫 难
赐金玉 良缘 。但她 能让我 们在这
个 纷 繁 躁 动 的 年 代 里 摒 弃 外 界
的 喧 嚣 与 浮 华 ，独 守 一 份 宁 静 和
淡 雅 ，她 给 予 的 这 份 精 神 盛 餐 ，

使 我 们 的 心 灵 无 比 的
润泽和愉悦 。

家 人 的 鼓 励 也 是
我 将 梦 想 坚 持 下 来 的
动力 和源 泉 。动 笔 的 时
候 总 感 多 浮 浅 少 内 涵
而 拿 起 一 本 本 的 书 ，打

开 一 个 个 网 页 ，阅 读 给 我 智 慧让
我 思 考 ，它 教 我 谦 逊 不 事 张 扬 ，
它给 我 乐 观 勇 于进取 。合 上 书 页
又 拿 起 笔 、点 击 键 盘 ，写 作 对 我；
而 言 不 仅 仅 只 是 一 份 爱 好 一 份
感 动 ，她 已 成 为 我 不 可 缺 少 的 精
神 支 柱 。生 活 因 她 而 丰 厚 充 盈 ，
生 命 因 她 而 从 容 恬 淡 ；人 生 的 旅
途 因 她而变得快 乐 精彩 。回心石

· 王 静 ·

父 亲 说 ：他 老 了 ，再 也 不 愿 意 同
我 和妹妹 一起 出 去旅行 ，因 为 会成 为
我 们 的 负担 。这 是 前 不 久 我们三人一
起去爬华 山 回 来 后 父 亲 所说 的 话 ，因
为 父 亲 有恐高症 ，所 以 我们并 没 有爬
到 顶峰 。

起 初 的 路 是 简 单 易 行 不 太 陡 峭
的 石 阶 ，遇 到 下 山 的 旅 行 者 ，我 们看
到 别 人 的 狼狈 感 觉是好笑 的 ，我们也
同 许 多 同 行 者 一 起 每 到 一 处 都 开 心
地 留 影 。然而越往
上 走 越 是 艰 辛 起
来 ，尤其对于 已 经
年 过 半 百 的 父 亲
来说 ，爬 了 两个 多
小 时 的 石 阶 后 显
然 已 经 有 些 气 喘
吁 吁 体 力 不 支 起 来 ，但是 ，他 始 终 陪
着 我们 ，只 是走走停停歇歇 ，不过 ，因
为 父 亲 有 些 胖 ，暮 色 已 晚 ，山 路却 似
乎 永 无尽 头 ，我 想我 们 的 心里都是心
急如 焚 ，上 ，似 乎 根 本 没 有 尽 头 ，下 ，
亦 有胆怯 。可是在路 上 ，我们还是 不
停 的 在打气 ，因 为 那 时候 我 们决定 至
少 要攀至 北峰 。然 而在 某一 处 ，我们
回 头 了 。我 们 回 头 的 地方就是 有名 的
回 心 石 。那 就 是 立 在 山 腰 上 的 回 心
石 。其 实 我 想 ，人在遇 到 困 难 的 时候
多 有 些 回 心转意 的 念 头 。

父 亲 说 ，不 行 ，我 想 我 上 不去 了 。

因 为 他有恐高症 ，在 比较平缓 的 路上
他并 不在意 的 陪着 我们 ，然而 到 了 艰
险处却会感 到 头 晕 。可 是 ，他还 是愿
意来陪我们爬 山 。我 想 ，那么在 回 心
石 处 回 头 吧 ，尽 管 回 去 的 路 也 是 远
的 。父 亲看 到 我们终 于 决定要下 山 ，
似 乎松下一 口 气 。

我 懂 得爬 山 会 让 我 们悟 到 其 中
包含 了许 多道理——树 立 目 标 ，在意
志方面要接受如 下考验 ：立 志 、艰辛 、

动 摇 、触 动 、醒
悟 、坚定 、成功
… …但我 想有 时
候 ，我们后 退却
并 不意味着 我们
没 有 前 行 的 勇
气 。也 许我们 回

头 ，是 因 为 我们要成全 我们 的 情感 。
我们 的 确经历 了 上 也 不 是 ，下 也

不 是 的摇摆 不定 。当 我 们决定 下 山 的
时候 ，父 亲说 ：“我 不该和你们一起来
的 ，是 我扫 了 你们 的 兴 致。”当 时 ，我
和 妹 妹 的 确 有 攀 爬 上 去 的 希 望 ，但
是 ，我 想 ，我 们 并 不 因 为 没 有 爬 上 去
而 后 悔 ，因 为 重 要 的 是 ，我 们父 女 三
人一起欣赏 了 沿途 的 风 光 ，一起领略
了 爬 山 的 艰 苦 ，一 起 有 了 共 同 的 回
忆 ，或许这才 是 人生最珍贵 的 。

旷工颂
· 薛唐奇 毛振 ·

高 山 常 青 ，绿 水 长 流 ，
可 谁 又 曾 想 起过 千 米 井 巷 ，
那 里 有 日 夜奋 战 在 一 线 的 矿 工 ！
清 晨 的 阳 光 是 那 样 的 明 媚 ，

只 是他 们 没 有 时 间 看 那 美 丽 的 朝 阳 ；
仲 夏 的 蝉 鸣 是 那 样 的 悦 耳 ，

只 是他 们 没 有 时 间 去 聆 听 那 动 人 的 乐 章 ；
他 们 没 有 常 人 的 风 度 和 洒 脱 ，
或 许 ，当 煤 灰 扑 在 他 们 的 脸上 ，
那 才 是世界上 最灿 烂 的 面 庞 ；
也许 ，当 他 们 安 全 升 井 的 时 候 ，
就 有 凯歌在 他 们 头 顶 荡 漾 。
我 们 ，该 用 什 么 来表 达 对他 们 的 无 限 崇 尚 ，
多 一 份 祈 祷 ，多 一 份祝福 ，多 一 份谅 解 ，
或 许 ，比 金钱 更 有 力 量 ！

豌豆花

窗 台 上 摆 放 着 一 盆 豌 豆 花 ，形
状 有 点 像三叶草 ，纤细 、柔 弱 ，随 风
轻轻摇摆 ，在炎 炎 烈 日 为 我 增添丝
丝翠绿 的 凉意 。

好 几 天 不在家 ，打 开 门 的 第 一
件事就是 直奔窗 台 。我 那盆 曾 经 生
机勃 勃 、绿意盎然 的 美丽生命 ，此 刻
变成秋 日 的 枯黄 ，无 力 的 茎叶软软
地 趴 在 花 盆
沿 边 。我 本
能 地 将 花 移
至 阴 凉 的 地
方 ，慌 忙 找
来 洒 水 壶 ，
细细地 、密 密地 为 我 心爱 的 花儿 浇
起 了 水 ，心里虔诚地企盼着 生命 的
奇迹 。

一 天 、二 天 、三天一 连好 几天过
去 了 。我 那可怜 的 花儿依 旧 毫 无起
色 。老公劝 我放弃算了 ，说这么 弱小
的 东 西哪会有如 此强 的 生命力 。我
说再给我 几 天 时 间 ，说 不定奇迹会

出 现 。一 个 星 期 过去 了 ，早晨起床 习
惯地瞅 了 一 下 花 盆 ，“我 的 花 儿 ，我
的 花儿真 的 活了 ！”我欣喜若狂地叫
着 ，有 种 失而复得 的 感觉。原来花儿
枯死 的 部位发 出 了 若 有若 无 的 绿 。

我 更加细心地照料着 ，呵护 着
它 ，渐渐地豌豆花儿 不仅恢复 了 往
日 的 风 采 ，还结 出 了 十 几个小小 的

花 骨 朵 ，有
七八朵淡紫
色 的 小花像
害 羞 的 小村
姑盛 开在 一
丛浓绿 的 叶

子之 中 ，随风轻轻起舞 ，像是 回 报 我
曾 经 的 辛勤付 出 ，煞是可爱 。

当 我 抬 头 看 到 那 盆 重 新 焕 发
着 勃 勃 生 机 、绿 意 盎 然 的 豌 豆 花
时 ，我 就 在 想 ，其 实 生 命 有 时 真 的
是 太 顽 强 了 ，只 不 过 我 们 没 有给 予
自 己 足 够 的
等 待时 间 。 飞流直下 梅 方 义 摄

太 白 游
· 张 树 成 ·

8 月 1日 ，我 们 组 团 去 了 太 白
山 ，第 一 站 到 达 西 安 ，太 白 山 距 西 安
市 区 70多 公里 ，坐 了 一 个 多 小 时 到
达 汤峪镇 ，第 二 天 开 始 游历 。

太 白 山 是秦岭山脉的 主峰 ，海拔
3767米 ，秦岭山 脉是我 国 南方与北方
的 天然屏障 ，也 是长江 、黄河两大水 系
的分水岭。太 白 山 作为秦岭的主峰 ，其
自 然地理条件就更为独特 。坐车旅程
用 了两个多小时 ，那才是名副其实 的石
山 ，蜿蜒起伏 、险
境 重 重 ，深 不 可
测 ，妙不可言 。有
人说 “这 山 看 着
那 山 高 ”这种 感
觉此时顿悟，因 为

公路盘 山 而 上 ，海拔三 千 多 米 ，可想而
知，有多少座 山踏在我们脚下，头顶又有
多 少座 山 在等待攀爬 ，一路上 ，导游为
我们介绍了沿途 的 历 史传说 、风土人
情 、自 然风光 ，真让人心生迷离 。

太 白 山 风景 秀 丽 ，景 色 迷 人 ，“太
白 积雪 六 月 天 ”是 著 名 的 关 中 八景之
一 。登 山 是 一 种经历 ，也 是一个过程 ，
我 喜欢这种 感 觉 ，苦 中 作 乐 。山 上 的
气 温骤 降 ，牙 齿 偶 而 都 会 “咯 噔”，但

丝 毫 没 有降低我 们 “探秘 ”的 热情 。山
上 每 一 个景 点都 是 人 间 仙境 ，它们 造
型 各 异 。由 于长期 山 上 积雪消 融后 形
成水 系 冲 涮 石 头 ，形成 了 各 种颜 色 ，
各 种 形 状 ，神 奇 极 了 ，再 加 上 周 围 的
山 、树 和 各 种 植 物 ，似 乎 只 有 在 童 话
中 才 能虚 拟 的 美景 ，太 白 山 就这样 以
山 作画 ，描绘 出 一 个 又 一 个绝 妙 的 佳
作 ，就 是 这 样 以 水 作 诗 ，写 出 一 个 又
一 个充 满诗意 的 童话 。

太 白 山 是 一

个 天 然 植 物 园 ，
山 上 古 木 参 天 ，
古 有 “太 白 山 上
无 闲 草 ”之 说 ，植
物 种 类 1550余

种 。太 白 山 的 景 色 可概括 为 八景 ，特
别 是 麦 落 石 、五 台 、一 堵 墙 、望 乡 台
等 处 ，花 岗 岩 傲 然 挺 立 、千 姿 百 态 、
堪 称 奇 绝 ，站 在 海 拔 2790米 的 平 安
寺 观 赏 云 海 ，如 站 在 云 端 之 上 ，云 有
的 像锦 缎 一 样抖 动 ，有 的 像 轻 纱 一
样 飘拂 ，有 的 像 江 河 一 样 奔 腾 ，有 的
如 潮 海 一 样 汹 涌……啊 ！神 奇 的 太
白 山 。啊 ！美 丽
的 太 白 山 。

从接力传送到网络传输
·薛丽丽·

1989年 刚 参加 工 作 的 我 有 幸被选 中
而成为韩城矿务局 广 播站 的 一名播音 员 。
当 时主要工作任务就是每天录制 10分钟
的《矿区新闻》，每天三次定时播放广播 。此
外 ，把新闻 节 目 录音 向 各基层 单位 的传输
是我另一重要工作任务 。

用录音带传送新闻是 当 时没有办法的
办法 。据韩城矿务局广播站 的 前辈介绍 ：
1 970年广播站刚建时 ，广播 的 范 围 主要是
面向局机关。进入 80年代后 ，韩城局对广
播器材进行了更新 ，用低音音箱代替了 高
音喇叭 。随着时间地推移 ，基层职工收听局
广播新闻 的 呼声越来越高 ，但 当 时 因 技术
力量薄弱无法实现。1984年 5月 ，局里广播
站曾尝试利用 录音电话的办法解决这一 问
题 。但后 又 因传输干扰了 电话通讯而被迫

停止 。之后局广播站一直采用传送录音带
的方法 ，实现韩城局新闻节 目 向二级单位
的传输 。所以 ，当 时我每天都要将录制好的
《矿区新闻》录音带送到局通往各单位的通
勤车上 ，然后 向接力一样 ，由 各单位广播员
定时定点接收 ，雷打不断。90年代初期 ，韩
城矿务局机关从老区搬到了新城区 ，而广
播也迎来了一场变革 。根据 当 时市区 不能
安喇叭的规定 ，局里决定投资 3万元在科
技楼 5楼 ，按照隔音 、静音 的 要求 ，装修了
一间广播室 ，购买了相关设备 ，每天只为基

层录制新闻 。并一如继往着录音带 的接力
传送 。直到 1992年局 电视 台成 立这一方
式才被完全中 止 。

有线电视台 的成立对我们韩城矿务局
这样的老矿区来说意义非常 。全局职工不
但可以看到清晰 、稳定 的 电视节 目 ，有了 更
多可以选择的频道 ，并且 因 在局 电视 台播
出 的新闻节 目 中 不时能看到 自 己 的身影而
倍加关注它 。我也与 电视台一起成长 ，成为
电视台一名记者 。

进入 2000年后 不长时间 ，我又调到了

矿工报任编辑。而 当 时正值我局宽带安装
投入使用之时 。各二级单位通讯员投稿一
改过去邮寄 的方式而用 Email、QQ，或者
文件上载来传送 文 字稿件及影像资料等 ，
局重大新闻也得以在 网 上发布 。职工获取
信息 的方式发生了质 的变化。人们真正进
入了互联网 时代 ，尽情享受宽带网带给人
们的无穷乐趣 。

随着我工作的三次变迁 ，经历着我局
媒体信息传输从接力传送到 网络传输的变
化 ，每次都让我深有体会。体会着改革开放
三十年来我 局媒体传播方式变革 的 过程 ，
享受 着改革 开放三 十 年 几 代 人努 力 的 成
果 ，这对于我来说 ，是一笔不小的财富 。它会
激励我更加珍惜现如
今幸福 、美好的生活 。


